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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节来了，
我要赞美护士。
护士，
我赞美你，
在医疗各个环节和流程里，
哪一块都离不开你的参与。
每一个病人的治疗过程，
都离不开护士们的辛勤劳动。
通过护士们的爱心和付出，
帮助患者驱除病痛，
把健康送给每一位患者。
护士，
你们用爱心，耐心，责任心，
护理每一位病人。
护士，
我赞美你。
你们像蝴蝶一样轻盈，
像羽毛一样温柔，
每天穿梭在病房和护理站之间，
无怨无悔的奉献给患者送去的，
是雨露滋润的慷慨和春风一样的温暖，
你们是爱的种子播散者，
你们是春天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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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义平

4月11日至13日，《闽清鼠船和米船》采编
组前往建瓯、浦城、武夷山等地采访。此番行前
虽经多方联系，三地却只找到4位闽清老乡，有
的还是不知撑船历史的年经人。但他们均非常
热情，表示到时可一同寻找老前辈。故本次出
行，探访的意味更多。

11日近午，采编组到达建瓯城郊的徐墩镇
北津村北坪自然村，与第一位接应人陈华（45
岁，祖籍塔庄下庄）见面。双方虽然隔山隔水又
隔代，但乡情使然，一见如故。主人热情有加，
盛情款待。他在建瓯出生，且是生意人，对撑船
历史浑然不知。可他说，他父亲一定会知道。
立即电话请其在附近管理工地的父亲陈祖坚回
来。陈祖坚（75岁，塔庄下庄人），于1950年7岁
时随家人以及10多户闽清人来建瓯办砖瓦厂，
后定居于斯。他说，北坪这里现有闽清人陈姓
的10多户，黄姓的更多，但就是没有撑船的人。
可他却提供一条有用的信息：建瓯城区水西一
处叫“放生池”地方是船工的聚居点，很可能有
闽清船工。

告别陈家父子，来到城内，并联系上第二位
接应人、船二代尹邦清（60岁，祖籍白中可梅）。
他证实了放生池确是船工聚居点，且有不少闽
清人，但后来大多陆续迁往别处，只有几户还居
住在那里。下午，尹邦清带采编组径直来到放
生池。据介绍，放生池过去是一处临溪的荒郊
野地。如今已是一片人口稠密的街巷，有的还
保留着旧时的木结构房子，有的已改建为砖混
楼房。门牌号“放生池9”是一幢别墅式的楼房，
这是尹邦清堂兄尹邦钟（闽清船工）的家。但频
按门铃却无人应答，想必主人是外出了，只好作
罢。这里还住着闽清船工林松根，不巧也外出
了。

尹邦清说，先去光孝街采访他的另一位堂
兄尹邦忠。在光孝街16号见到了尹邦忠（79岁，
白中可梅人）。他父亲五个兄弟，就有尹兴笑、
尹兴鹏、尹兴梅、尹兴恬四人从事撑船。邦忠小
时先后失去父母，由亲人抚养。12岁就跟伯父
兴笑在闽清撑鼠船，13岁随五叔兴恬来建瓯，住
在伯父兴鹏租屋里，跟伯父兴梅当“船尾仔”。
走的是建溪上的建瓯——南平（约 59 公里）航
线，因为建瓯的米船比较小，只能运 3.5—5 吨，
货运至南平码头，大多直接盘到大的米船或汽
船上运往福州，少数也直接由建瓯运往福州。
还有一条航线是松溪（下游建瓯段也称“东溪”）
的建瓯——东游（约50公里）航线。松溪上游是
政和县和松溪县，但只能走更小的船。崇阳溪
和松溪汇合处就是放生池，所以船工聚居在那
里。尹邦忠18岁时去参军，后安排建瓯供销系
统，担任所属榨油厂厂长，2000年退休。

尹邦清虽然比其堂兄年少的多，但撑船的
经历却更长。他也是13岁跟父亲兴恬撑米船，
18岁开始独立掌一艘米船，父子俩并驾齐驱于
建溪。后来双双与闽清船工30多人加入建瓯航
运公司。1983年尹邦清24岁，时船运业萧条，他
下岗自谋职业。

离开光孝街，尹邦清带采编组来到另一处
闽清船工聚居点——管葡街工农巷。这里住着
尹邦清和他的弟弟以及堂叔尹兴锦还有吴姓人
（白樟溪南籍）等10多户闽清船工。原本要采访
尹兴锦，他年稍长，撑船历史长，又有文化，知道
的事情多。可惜他出门旅游去了。巷子里闽清
船工的家属们知道家乡来人，非常热情，留茶请
坐，乡情浓郁。

出了工农巷，就是溪边一条近年建成的防
洪堤。堤内是旧城的“临江门”，堤外是当年船
工的泊船点。这里离工农巷最近，泊船于此，是
一种自然的选择。此处似无正式的名称，就权
且称其为“临江门泊船点”吧。

沿溪向南约一公里，是旧城的“通济门”。
周边已是现代的高楼大厦，而斑驳古色的通济
门连同城墙以及匾额均原样保留，自成一体，应

该是一处文物保护单位。城门外溪边是建瓯主
要的古码头。虽然堤坝修建后，码头已不复存
在，但堤栏处却镶着一块“通济门码头遗址”大
石碑，可见该码头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尹邦
清说，这里是当年闽清米船装卸货物的主要码
头。

通济门码头的对岸是“水西粮库码头”。隔
溪而望，该码头是一座伸向河中央一二十米栈
道式的码头。废弃已久，屡经洪水，依然如巨膀
一般岿然不动，似乎为钢筋混凝土构造。那里
是当年建瓯粮食的集散地，也是尹邦清等闽清
船工最熟悉的地方。

整整半天，尹邦清与采编组一道，东南西
北，几乎走遍建瓯城内外。是晚，在其盛情邀请
下，采编组又到他家做了一回客人。

12日一早，离开建瓯，前往浦城。浦城地邻
浙江、江西两省，素有“地界三省”之称，是闽北
的重要门户，也是建溪暨闽江发端地。10时许，
在县城中心地段，接应人夏长灯（63岁，白樟白
南人）与采编组会面，并引导来到他家。原来，
他事前经多方联系，就是找不到定居浦城的闽
清船工，只好找了一位其他行业的前辈老乡，早
早来到他家等着，试图能了解到闽清船工的情
况。这位老前辈就是刘文琴（90 岁，省璜洋口
人）。他是1951 年5月参军，参加抗美援朝，当
了汽车班班长。后又赴南也门援外。1957年转
业安排南平地区，分配浦城汽车运输公司工作，
直至退休。可是他在浦城期间，没有接触到闽
清船工。乡情虽浓，却不是采访的目标，只好聊
过基本情况后就挥手告别。

夏长灯与刘文琴虽然是两辈人，但经历却
相似，也是参军当了汽车兵，转业来到浦城工作
的。他是在林业系统开车，走遍浦城的山山水
水，对这里的地理环境很熟悉。闽清船工虽然
找不到，但与船运有关的建筑物和码头，他却了
如指掌。

他带采编组先到“三山会馆”。该会馆位于
城区西南，在两条古街（交通路与和平路）相交
处，是福州旅浦同乡所建。因福州别称“三山”，
故称之为“三山会馆”。据资料称，“三山会馆”
始建年代约在清中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重修。建筑为斗砖风火墙围合的合院式建筑，
坐北朝南。中轴线上依次为门楼、戏台、天井、
拜亭、大殿，两侧为厢房及钟鼓楼。现存面积
821.57平方米，总进深达43.88米。会馆大门八

字型，为宏伟壮观的九间九楼仿牌楼式立面门
楼。大门上方嵌竖式石雕“天上圣母宫”、左书
石雕“三山会馆”字样。戏台飞檐翘角，装饰华
丽，是整组会馆建筑的精华所在。大殿是会馆
中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也是主神天后娘娘神像
的供祀场所。大殿栋脊檩下尚存墨书“大清光
绪叁拾叁年丁未孟冬□浣□旦 众绅董捐资重修
建”字样。该会馆是浦城与浙、赣、福州等地区
自古存在频繁商贸往来的主要见证，也是闽江
船运史的重要遗存，当然更是福州地区船工乃
至闽清船工涉及地的重要物证。现为“福建省
文物保护单位”。

三山会馆前方不远就是南浦溪古码头。据
说，过去溪边至会馆是河卵石铺成的大道，可见
两者间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现在，这里已
经辟成溪滨休闲场所，但依然用混凝土建有台
阶式码头样式，与近旁的一座仿古浮桥一道，再
现出几分昔日的景观。

接着，又往下游驱车二十多公里，来到浦城
最著名的观前古码头。这里位于水北街镇观前
村，是南浦溪与支流临江溪的汇合处，沿溪保留
着相当完整的古街古码头。从溪对岸看去，大
约一华里的溪岸，分布着四五个完整的石砌码
头和石道、石台阶。岸边还有一排排颇有特色
的吊脚楼，黑褐色的木料可见其已有不少的年
华。

来到古街，街面不宽，却蜿蜒无尽，且皆是
河石铺成。街上一座古庙宇，庙门直朝着码头，
想必也是一处供祀船工保护神的地方。因急于
寻访闽清船工的足迹，故无暇细向探访。街边
坐着一些休闲的人们，遂向他们打听是否有闽
清人定居于此。为取得人家的支持，不惜赘述
着寻访的缘由。其中一位中年叶先生为之感
动，自告奋勇帮助带路去找一个当地资深老船
工。穿街走巷，在“观前村65号”见到当地老船
工叶兴（89岁）、余友良（女，84岁）夫妇。叶兴从
小与哥哥一起在南浦溪撑船，娶妻后则夫妻共
撑一艘船。走浦城——观前——建瓯——南平
航线。观前当地的船小，只能运2.5—3吨，而福
州船有载 5—6 吨和 7—8 吨两种。最多时码头
有百余艘船进出，十分繁忙。同时，也带动了古
街的繁荣，故观前曾有“小香港”之称。他说，那
么多的福州船中肯定也有闽清人。他还说，民
国时期，观前码头有来过一拨10多艘船型特别
的船。因两头高翘，人呼“棺材船”，只能装载千

余斤货物。后来，也许是竞争不过大船吧，不久
就不见这种船了。采编组告之，这就是闽清特
有的“鼠船”，更适应小溪浅滩。叶兴老人还说，
不知什么原因，这里没见过闽清船工定居下来。

返回浦城县城，夏长灯说，位于街心的“广
场公园”每天都会有一群讲福州话的退休老人
聚集聊天，其中也有闽清人，可以去采访。但这
天不巧，来的都不是闽清人。不过，老人们很热
情，纷纷腾出自带的小板凳请坐。其中古田籍
的俩兄弟张世昌（84岁）、张世顺（82岁）介绍说，
他们所在的浦城森工局水运队几十号人中，有
一位闽清人，名林文川，不知早年是否撑过船，
退休后已返回老家了。末了，张世昌主动提出
带采编组去找一位今天没来的闽清人。

刚走出百余米，经张世昌介绍，在人行道上
邂逅了另一个闽清人。老人名池洪钟（85岁，上
莲上丰人），1958年来浦城漈岭伐木场，一起来
的还有10多个老乡。可是，他也没有遇到撑船
的闽清人。

别过老池，顶着艳阳，颠簸一二公里路。大
老远张世昌就叫住一个采菜往回走的老者——
闽清人刘守华（84岁，坂东坂西人），遂一起来到
老刘家小坐。刘守华1958年参军，1964年转业
分配浦城林业汽车保修厂。与老刘一同来的闽
清战友还有刘启明、刘仁桐、郑作金、黄贞云等，
他们先后都调回家乡，只有老刘定居在了浦
城。老刘记忆中，也没有碰上闽清船工。

回到广场公园，老夏还在那等着。他对查
找结果似乎也感到失望，便自言自语：怎么就找
不到闽清船工呢？我小时听爷爷说，他年轻时
就是在浦城撑米船的呀。此言一出，采编组颇
感意外，顿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
夫”之感觉，遂催促老夏回忆一下还有哪些详细
信息。老夏说，他祖父夏世钗，又名夏木泉，干
练精明。在浦城撑米船时，曾置有六七艘船。
因此，那时家境不错。但撑到什么时候又回闽
清，就不知道了。其祖父 1979 年逝世，享年 90
多岁。掐指算来，夏木泉年经时来浦城撑船应
当是在民国初年，也许他就是一位叱咤闽江的

“帮头哥”。在浦城辗转了一天，这一条差点擦
肩而过的信息可算是最有价值的了，真是“花生
仁沉底”呀！此外，编写过闽清革命史的采编人
员知道，夏木泉于解放前还为地下革命工作做
过贡献呢。

13日，采编组在武夷山市采访。武夷山市

是近30年前由崇安县撤县设市的，所以，在采访
中，人们说起这里的往事时，仍习惯称之为“崇
安”。

在武夷街道高苏坂村，采编组与此行计划
中的最后一个接应人吴圣城（74 岁，白樟云渡
人）会面。吴圣城，也算做船二代，因为其父亲
吴遵华（又名吴吓江）解放前就是撑鼠船的。
1954年，吴遵华与闽清船工二三十人组成一个
船队，应南平专区统筹，调到光泽、邵武运公
粮。次年，12岁的吴圣城也前往闽北随父亲当

“船尾仔”。后来，船队成立航运社。吴圣城的
堂叔吴吓鹿、堂哥吴天赐以及陈东邦（白樟樟山
人）、刘仁增（白樟云渡人）、黄振书、黄振平（均
是坂东车墘人）是航运社骨干。

1956年，因鹰厦铁路通车，光泽、邵武船运
货源锐减，航运社遂由南平总站调剂到建瓯，开
辟建瓯——政和——松溪（县城）新航线。其中
在政和县境内分一支流航线达其县城。其时，
货物运输由建瓯航管站统一调派。上行多运食
盐、食杂及日用百货，下行主要是运粮食等农副
产品。

1957年，崇安运力紧张，南平总站又调航运
社到崇安，改名为“崇安航运站”。初时，走崇安
——吴屯——岚谷——利口航线，约 40 公里。
那一带山区没有公路，公粮运不出来，政府只好
组织学校师生支援挑粮。路途遥远，山路崎岖，
空手走完全程都不容易，所以每人只能挑十几
二十斤，效率低，劳动强度大。鼠船航线开通
后，效率大为提高，一艘鼠船可顶近百名学生的
挑力，群众都称闽清船工为“船老大”。政府也
给予很高的待遇，每位船工享受双份口粮的优
惠。过年过节，书记、县长亲自送当时紧俏的

“五加皮”酒慰问船工。为增加水运能力，缓解
运力紧张局面，许多“船尾仔”提前“出艺”，独立
掌船。1958年，15岁的吴圣城就独立撑一艘鼠
船，在险滩恶水中与父亲并肩战斗。后来，崇安
兴田的登许、登前一片4个村的粮食运输告急，
闽清船工迎难而上，开辟崇安——兴田10多公
里的新航线，取代了当地长期依靠独轮车运输
的历史。大炼钢时期，闽清鼠船又担负了崇安
运输铁矿石的重任，极大地减轻了当地人力运
输强度。

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崇安航运站大部
分船工回闽清老家，只有10多艘鼠船继续在崇
安运输。公路通车后，吴遵华、吴圣城父子与船
友们则转行捎木排，十八九岁的吴圣城当了崇
安捎排队队长。木排有的运至南平造纸，有的
运至夏道装火车外运。1973年，吴圣城调崇安
搬运公司当调度员。1985年任搬运公司经理 ，
时公司有职工几百人。2004 年，吴圣城退休。
现在，他退而不休，与儿子一起在武夷山市创办

“宽庐”茶业有限公司，拥有自己的茶山百余亩，
年纳税百万元 。

是日下午，结束采访返梅。

《闽清鼠船和米船》采编组

建瓯、浦城、武夷山之行
○ 张德团

序：小时候叫妈妈，亲昵温馨。长大后书面里总习惯称母
亲，感觉它含有厚实的牵挂。而母亲的茶，贯穿一生，满满是
家的味道，家乡的味道，维系着思念。

每回到家，母亲总泡好了茶，温凉适口，甘冽清香。一杯
入口，不只解去归途的干渴，更是对老家的水、老家的茶、老家
的味，最直接最及时最深入的重温。

小时候，茶是唯一的饮品。早晨起来一杯热茶，一天从茶
香中清醒。外出干活前烧一锅水，将茶壶泡满，并将所有的杯
子倒上茶，这样劳动过程中和收工后的补水都解决了。一家
子午间和夜间闲坐闲话，也伴着茶。客人来了，一声羞怯的问
候之后，紧接着便递上一杯热腾腾的茶，人家会说：这孩子真
懂礼貌。而后浅呡一口，眼睛一亮：这茶好清气。“清气”一词，
是有内涵的，茶得炒得好，没有晾发酵或暴晒过，没有焦；得存
储好，没有受潮，更没有霉；水得是山间清泉，无杂质异味；壶
得是一贯烧水的（铁锅有锈味，菜锅有油气）。“清气”完全是一
种高标准，明面上赞茶赞水，话里却是对一个居家过日子女人
爱干净，会治家的高级肯定。农村客人这么会说话，从知礼到
茶好，小孩、大人都赞扬到了，便氛围融洽，主客心情舒畅。

母亲确实一直是按清气的标准治茶。
老家海拔800米以上，有霜期三个月，云雾期四个月多，

环境很干净，是产好茶的地方。清明节前后，憋了一个冬季的
茶，应合万物复苏的节奏，强力萌发，养分富足，鲜嫩干净，满
含生机生气，是“清气”的最佳客体。母亲瞄着茶叶的生长，应
时而动，堪采则采，晴天也好，雨天也罢，一顶斗笠，一个竹篮，
日日傍茶而立，按一定的茶叶规格，长成一株采拮一株，从采
到炒成，一天生产两三斤成品茶。由于即采即炒，又是小批量
制作，茶很鲜，也炒得极认真，她的茶叶，一直是村里的标杆，
曾长期被订购。为此，母亲说每年的这个时节，她是有“工资”
的，话里满是自信和骄傲。

母亲的茶，是“自然”茶。传统上，清明及之前的茶叫早
茶，社会认可度较高，茶价也稍好一点。母亲的茶则不赶“清
明”二字，更多的是依气候而为，如果春暖的早，清明前就可以
采制；如果春寒持续，采制期就延后，她所奉行的概念，叫头季
茶，不与“清明”扯太多，因为这是现实。虽然母亲也知道，如
果上年夏季不采茶，冬季的时候再施点化肥，来年会发得早一
些，价格会好一点，但她却不这么做。毕竟她只是一个传统的
农妇，茶是一种习惯，什么时候萌发，什么时候采制，不急不
躁，不紧不慢，长期如此，完全的天人感应，完全的率性率真、
顺应自然。

母亲的茶，质朴到原始，简单到全天然，我一直认定，这是
最健康的茶。它或许不高级，但始终让人放心。我有用茶渣
种花的习惯，母亲的茶，在花盆里可以变成腐质土，让植物健
壮鲜活，虽然会有虫蚋出没其间，但是安全；而现在的多种商

品茶，耐泡，色亮，味浓，茶渣却总化不了，还多次让我体验了
杀虫、杀花的“功效”。长期以来，我都爱饮用母亲的茶，每隔
一段就会想起泡上一杯，而且延用老家那种用中号瓷杯泡茶
的习惯，一杯可以解渴，一次可以喝暖。

母亲的茶，却是“低效”茶。她的茶树，品种不一，既有祖
上老茶桩扦插的植株，又有后来村集体引进的各种新品，不同
品种，不同批次，混种在一起，这样的茶，萌发时间、成长进度、
采摘期先后不一；茶园粗放经营，茅草伴生，刺莓交织，只刈
除，不灭草，任其自生自灭，相当荒芜，茶树自然生长，从不修
剪，高低错落，旁逸斜出，采摘上大不便利，这些注定了母亲要
以很琐碎的方式采茶。但多年以来，母亲反倒适应出自己固
有的采茶节奏。哪几棵快，哪几棵慢，每棵什么时候采，她心
里有一本账，约会似的准时。站定在长好的茶树边，一枝枝拉
到面前，采撷干净，慢慢放回，轻声慢语般的节奏，握手似的轻
柔；叶芽不够长的，明天或后天再光顾，前后有序，有条不紊。
反正一天就采那么十来斤生茶叶，中午和傍晚各杀青（加热揉

制）一批，先杀青的放在后堂通风处晾，后杀青的摊在钢丝匾
上架于后灶台慢慢烘着，确保茶叶干爽新鲜，晚饭后再分两锅
次炒完。母亲是很勤劳的人，干其他农活时，经常起早摸黑，
但在茶叶一事上，定时定量得很分明，这是农妇类似于“女
红”，难得“精准”的一件事。

母亲的茶，是“古板茶”。她有自己的原则：第一是坚决不
晒。不论天气多晴好，杀青后的茶叶，都只放在遮阳通风的地
方晾，宁可晚上多花时间炒，也不投机取巧地拿去晒干（晒过
的容易变味）。第二个是坚决不过夜。当天采的，一定当天炒
完，不论晚上多迟，都要做到成品。第三个是“专”。炒茶用专
门的一口锅，不煮菜，不沾油；用火是专门的料，只烧油茶籽的
干壳，烟不大，火力适中，炒的节奏在她控制之中；如果泡茶，
她也是用专门的水壶、茶杯，就算清洗这些器皿上的沉渍与污
垢，也只用草木灰，而不接受抹布、洗洁精；用水则是竹林底下
的山泉，特别的纯净。由是，母亲泡的每杯最普通的茶，都特
别“清气”。

母亲恪守克已复礼之道，对别人尊重，自己将就。最好的

东西才拿来卖，次品留给自己。同样，她卖好茶，吃次等茶。
她只按早、迟，粗、细来分类。头季茶成长性好，茶叶大小匀
称，泡得茶清香一点，就作为商品茶，让买的人满意。曾有一
回，一个顾客买了茶，没有用掉，一年后拿来退给母亲，由于对
方保存不善，有了霉味，反倒说母亲的茶不好。一向柔顺的母
亲，居然感觉受了侮辱般的变脸了，狠狠的斥责了对方一顿。
我认为这是小事，她都对此生气了一阵子。入夏后的茶，叶子
会老一些，味道涩一点，炒出来样子会粗糙一些，母亲便留为
自用。然而母亲的茶，还是一步步走到市场的边缘。这种农
村的散茶，过去是用专门的陶罐存放，有一种叫茶窨的器具，
肚子大，口很小，用软木塞当盖子，样子又古笨，装茶很耗工
夫，但保存茶叶很好，现代人很少有用这些了。母亲又不懂包
装，都只用最简易的密封袋，一包一斤的装起来，哪怕让她一
包装半斤，也会感觉别扭，更不用提以“泡”为概念进行小包
装。全村的老人，都炒一样的茶，母亲的茶不具有差异性，完
全是大众产品，既流通不进高端茶市，又被饮水和药茶大量替
代，消费者越来越少，慢慢就成了小众的消费品，销售面很
小。另外就是母亲只会被动销售，在农村里挨家挨户地去卖，
很难走量，送上门的货，价格还常被压的很低；让父亲去卖茶，
他总嫌烦琐，往往低价处理，母亲心有不甘。由是，母亲的茶，
通常是以工本价被中间商批发去，满打满算，她也就赚点劳力
费。这些年，母亲年老体衰，也就减少了采茶，春茶之后，常是
放弃，有人买的话，她选择以低点的价格卖个干净。不常回家
的我，也就不容易喝到母亲的茶了。

母亲的茶，与她，与村庄一道，慢慢老去、没落。她的那些
成片的茶园，有的被我种上桂花树，有的变成了毛竹林，随着
林子不断变密，就慢慢枯败，只剩下老房子接村道的一里泥巴
路，外侧一溜茶树还在一季季长新叶。母亲以显见的速度老
去，身板日渐枯瘦，活力从身上消退，容易累，容易生病，日日
给她打电话，就是请安，就是劝她少干点活，少点吹风淋雨。
母亲所居住的村庄，在一大批人口外迁后，剩余的老人，年渐
一年的凋零，只有不到60号的常住老者，其中的女性，依然勤
奋的采茶、炒茶，但也都日益力不从心，或许有一天，母亲的
茶，会消失在我的生活中，每想及此，总不免怅惘。但一波浪
有一波浪的起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属性，一个村庄有一个村
庄的兴衰历程，一个产品有一个产品的命运轨迹，新陈代谢是
谁也改易不了的规律。母亲的茶，或许到了它没落的季节，但
它的味，它的“清气”，它所特有的母亲与家的意蕴，却是我内
心中始终不变的牵挂、乡愁和回味。

母亲的茶和它的那份“清气”，从小时候渗到我骨子里，便
一直在。我唯虔诚的期待，它会更久的陪伴着我。愿母亲的
茶，与家里的山泉一样，不竭不涸，“清气”长在。

母 亲 的母 亲 的母 亲 的 茶茶茶
○ 远野

闽清县房地产管理所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从2018年5月3日至2018年8月1日内向本清算
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闽清县房地产管理所

2018年5月3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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